
?18岁后，
没正常过”

从1994年至今，中国足球的职业
化进程已经走了近30年，但很少有人
敢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职业足球完
全担得上“职业”二字。
某中甲俱乐部领队曾直言，国内

俱乐部缺少具备专业知识的管理人
才，依靠裙带关系就职俱乐部高层的
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不懂管理，更不
懂足球。也有球员对现状表示不满，
“最好能找踢过球的人来管我们，因为
只有球员知道球员需要什么。”

所谓的“不职业”还体现在，一个
以球员为基础的行业，球员却是其中
的弱势群体。在某些俱乐部，塞钱和拼

关系是不成文的规定，“找茬”式的罚
款是常见的手段，跟队几个月一直不
给合同、不办工资卡的现象也时有发
生。就算给了合同，无理由的欠薪也总
令大多数球员敢怒不敢言。每每到了
赛季末，有些欠薪球队的管理人员会
集体“失踪”，不接电话，不回消息，被
欠着钱的球员收不到归队通知，却又
不知找谁理论，只能眼巴巴地干等。而
这样的行业乱象仅仅是冰山一角，个
中苦楚也只有球员自己知晓。
几年前，江文涛曾随队去西班牙参

加一场足球赛事，当时有位西班牙人问
他，“我们西班牙花了一百多年才拿到一

个世界冠军，你们中国花多少年？”江文
涛心情复杂，只能回答一句，“不知道。”
中国人办事效率高，政策落实快，

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件好事，但足球这
个行业无法急于求成，一项政策落地，
往往五年十年后才能初见成效。所谓
的足球规律，懂的人少，照做的人更
少。最近十年，从轰轰烈烈的金元足球
到大刀阔斧地削减投入，资本可以全
身而退，球员不行，尤其是像江文涛这
样的年轻球员，或许足球生涯还没来
得及步入正轨就要结束了。
晚生了几年，江文涛没赶上大俱乐

部高薪争抢新人的好时候，那阵子刚踢

职业的毛头小伙拿几百万年薪见怪不
怪。或许他也早生了几年，待新政出台，
中国足球没准会再度成为资本的宠儿。
江文涛16岁那年，父亲替他做了

走职业道路的决定，沉沉浮浮五年过
去，他的父亲已然有些后悔。他的弟弟
现在11岁，也很喜欢足球，想和哥哥一
样成为职业球员，这个梦想遭到了全
家人的反对，大家都要求他好好学习，
只能将踢球当作爱好。
“我倒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江

文涛看得很开，“每条路都有自己的优
势，踢球肯定比做其他行业来得自由
一些，但不稳定性确实很高。”

今年找队难上加难

年初听说俱乐部有解散的危险，
泰州远大预备队门将江文涛没有坐以
待毙，他和很多队友一样很早便开始
联系其他球队，寻求试训机会。

他在年前去了沿海城市的一家中
乙俱乐部，在那儿待了一阵，和他同期
前往那支球队试训的球员有二十多
个，打比赛都得分成三批上。俱乐部不
提供食宿，来试训的球员除了饮食自
理，还需要自己找住处，但这丝毫没有
减少挤破头想往那儿钻的人数。

这已经是21岁的江文涛第二次经
历相同的事情了。去年，他所在的上海
申鑫因经营问题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当时，和申鑫一样退出职业足坛的还
有另外15家俱乐部，丢了饭碗的球员
少说也有二百余人。但江文涛运气不
错，第一次试训就被泰州远大签了下
来，他只知道有些原队友找队找得焦
头烂额，而自己没有切身体验。

今年不一样，今年的情况更加艰
难。由于新赛季基本取消预备队联赛，
一些中超和中甲球队已经解散了预备
队，还有一些球队仍在观望中，这意味
着大批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以自由身进
入了转会市场，再加上还有几支等待
“拔管”的中超球队，低级别联赛球员
的再就业雪上加霜。

当僧多粥少，什么样的球队都硬

气了起来，有些表示将优先考虑本地
籍贯的球员，有些则直接要求试训球
员的年龄不得超过30岁，反正不愁找
不着人。一家去年成绩尚可的中乙球
队，有一定希望递补中甲，来试训的人
少说有七八十个，这在早几年是很难
想象的事情。

已经想好了退路

新赛季，足协或将取消预备队联
赛，转而组织面向中超和中甲球队的
U21联赛。这意味着即使泰州远大获得
新生，江文涛所在的预备队也难逃解
散的命运。比较幸运的是，江文涛出生
于2000年，正好符合参加U21联赛的年
龄规定。
泰州远大近期的转机给了江文涛

一线希望。他在祈祷俱乐部能“活下
来”的同时，一边等待着渺茫的试训通
知，一边为自己规划起了其他出路，
“得提前想好，等到时候没办法了再去
想就太晚了。”

201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江文涛
从申鑫预备队被提拔至一线队，打满
了四场中甲比赛。初出茅庐便有中甲
守门经验，个人实力也还算不错，离开
申鑫后，江文涛很顺利地加盟了泰州
远大。去年一年，他都待在远大预备
队，没有打过正式比赛，只能靠训练和
友谊赛保持状态，他深知自己的竞争

力势必不及申鑫解散之时。
“实在不行我就先去考个教练证，

反正这东西早晚都要考的。”江文涛盘
算道。年前没什么事做的时候，他去做
过一段时间的兼职教练，带小学的孩
子踢球，200元一天，这是没证的价
钱。“教练市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现在有很多青训俱乐部、兴趣班，还有
学校与俱乐部合作培养的模式。”他有
自己的计划，若是在从小长大的上海
找不到落脚之地，他就回老家安徽工
作，那里的球市尚可，但目前没有职业
球队。
去中冠球队和地方联赛踢球也是

一条路。有些业余球队能给好球员单
场比赛3000至5000元的出场费，或是
一年10万元左右的薪资，虽说待遇比
做职业球员差了不少，但也超过了全
国人均水平，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除了十一人制，江文涛也踢过沙

滩足球，他并不习惯这项运动，没有转
型沙滩足球或是五人制的打算。
读书是他最后的选择。单招考试

难度不大，只要好好复习，文化课很
容易达标，而体育单项测试对于他这
样的球员来说更不在话下，他有好几
位原队友就通过这条路念了大学。但
江文涛有顾虑，“练了这么多年，突然
就去读书，我要是做教练还认识些
人。读书的话，读出来之后去干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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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中甲球队泰州远
大传出了“凶多吉少”的消息，随
后俱乐部基本停止办公，教练团
队远走山东，转让谈判未能成功，
球员也长期没有集中，关于球队
即将解散的传闻甚嚣尘上。

不过近日，泰州队的命运似
乎有了峰回路转之势。2月27日，
泰州一线队人员在工资奖金确认
表上签了字。28日，俱乐部压哨向
中国足协递交了准入资料，等待
足协的审核。

自去年年底开始，泰州远大
一直在寻求“壳子”的转让，无锡
方面曾有意接手球队，可惜最终
未能谈妥。好在球队的经济状况
尚可，欠薪情况不是很严重，并且
俱乐部也在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
题。比起光是欠薪数额就高达9亿
元的江苏队，接手泰州队显然要
便宜、划算许多。

另一方面，江苏队“病情”的
突然恶化也是泰州绝处逢生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苏宁宣布俱乐部
停运之后，泰州远大的举动引起
了多名江苏籍本土球员的密切关
注，如果泰州下赛季依然能在江
苏本地征战中甲，则很可能会有
一批本土球员愿意留下，而且原
江苏队旧将刘建业、戈伟、张新林
等上赛季就在泰州效力，同时江
苏省的其他球队昆山FC、苏州东
吴等也在球员们的考虑范围之
内。

当江苏队正式退出新赛季中
超联赛后，尚未公布中性名的泰
州远大或许会接过“江苏队”这一
名称，俱乐部也可能迁往南京，成
为一支“新江苏队”。目前，泰州远
大官方尚未对球队近况发表公开
说明。

?苏队停搏?新?苏队”复活
欠薪问题尚未解决 泰州远大峰回路转

搬去南京
否极泰来？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欠薪现象在
中国足坛时有发生，近两年尤甚，从中
超到中乙都存在拖欠球员、教练和工
作人员薪水奖金的球队，时长从几个
月到一个赛季不等，令人发指。

在这个问题上，江文涛是有发言
权的，一向稳定的泰州远大从去年12
月起开始拖欠工资，而前两年的申鑫，
欠薪更是家常便饭。

2016年，16岁的江文涛签约了申
鑫梯队，当时他一个月拿800元。18岁
那年，他升上了预备队，每月有7000元
的工资，但从那时候起，他的工资卡就
再也没按时收到过转账，“18岁之后，
我没正常拿过工资。”

2019年夏天，江文涛升入申鑫一
队，工资翻了个倍，也有出场费能拿了。
但球队没钱，工资和出场费都拖着不
给，翻再多倍也是空。那会儿正是球队
保级的关键时刻，可自从年初就没有发
过工资，球员教练的生活都快成了问
题。无奈之下，大伙儿只好用上了罢训
的手段“逼宫”，最后还是上海足协拨款
发了三个月的工资解燃眉之急。

没有工资，也没有储蓄，江文涛只
能靠家里人和女朋友帮忙度日。那一
年，他女朋友的工资全部用在了两个
人的开销上。一直到今天，江文涛仍未
拿到申鑫二十多万的欠款，里面还包
括梯队时期的工资和奖金，他手里只
有一张欠条，有老板的签名和私章，
“都不知道欠几个月了，反正他写几个
月就是几个月吧。”

去年签约泰州后，江文涛久违地
体验到了“稳定”的感觉，虽然没比赛
可打，但至少工资每月都能到账。在女
友的督促下，他开始存钱理财，不再像
部分球员那样挣多少花多少，如今也
有了一笔储蓄。“不然连地铁票钱都不
知道有没有。”女友吐槽道。

这样的日子在去年12月戛然而
止。远大集团无力支撑俱乐部开销，动
了撤资的念头，江文涛的工资卡上又
没了动静。面对欠薪，江文涛选择把打
掉的牙往肚子里吞。他对两家俱乐部
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非常感谢它
们对自己的栽培，他亦明白申鑫和远
大的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否则不
会轻易放弃足球，因此他也愿意相信，
等他们有了足够的资金会足额偿还所
有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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